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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后的南部记忆文化
———“女士纪念协会”与“南部重葬运动”
罗 超
摘要:美国内战后，基于非政治化的性别身份与特殊的战争经历，南部妇女发起了一场旨在重新安葬南部阵亡
将士的民间运动。通过将南部阵亡将士安葬在“南部国家公墓”与建造纪念碑，一方面，南部民众开始正视战
败与面对未来，另一方面，南部老兵利用当地妇女的扫墓活动作为掩护，来捍卫与发展“失去事业”。起初，这
场“重葬运动”加强了南部白人对南部邦联传统的认同。但随着时局的变换，南北类似的死亡文化与纪念仪
式也为地区和解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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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内战结束后，按照人口比，南部邦联的人口死亡率是北方的三倍，即在每五个适合参
军年龄的南部白人中，就有一人在战争中死亡。因多数战役是在弗吉尼亚地区爆发，该州在内
战中蒙受的人员与财产损失尤为巨大。因而，抚慰伤痛与重葬南部亡灵成为该州最艰巨与紧
迫的任务。不同于由联邦政府统一出资埋葬北方阵亡将士的方式，以弗吉尼亚州为代表的
“南部死亡之业”及其纪念活动则是由当地妇女倡导与完成的。① 基于前人的成果，本文试图
将研究时间划定在内战后至 1870 年代初，从南部女性的内战经历入手，阐述由“女士纪念协
会”发起的重葬运动及其纪念活动在克服战败与个人损失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揭示出相
似的死亡文化成为南北白人实现民族和解的关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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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界鲜有将死亡文化纳入美国内战的研究。目前，除一篇书评外，国内还未出现围绕该领域的论文与专著。就海
外学者的研究而言，在 2008 年出版的《受难之邦:死亡与美国内战》中，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女士深入分析了南部女
性与“死亡之业”的关系。该著作已成为研究内战死亡的经典之作。在 2001 年出版的《种族与重聚:美国人记忆中的内
战》中，大卫·布莱特侧重从文本分析与文化符号，来解读内战纪念演说对战争记忆与种族隔离观念的形塑过程。不同
于布莱特的研究视角，在 2013 年出版的《记忆内战:重聚与和解的局限》中，卡洛琳·詹妮女士则利用内战研究向“黑
暗”转型之契机，另辟蹊径地提出了地区和解不同于民族重聚的观点，并使用大量的史料来证明战后和解的缺陷。
DOI:10.13658/j.cnki.sar.2017.06.027
一、南部女性对内战的感知
战后初期，联邦政府严禁南部老兵身穿不挂衔的灰色制服，还禁止他们在南部的城镇广场
四周集会。① 早在内战前，北方小说家就赋予了南部的社会性别某种政治色彩。小说中的“他
者”概念将整个南部塑造成“女性与黑人之地”，使南部社会呈现出阴柔与社会性别失序的特
征。② 南部人在战后巧妙利用这种意象来强化“战争受害者”形象。因而，不论基于性别符号
或政治环境，南部老兵都无法领导重葬运动。③ 又因南部邦联政府要求所有低于 55 岁的体魄
健全男性必须参军，使其留在后方的男子大多数为老弱病残者。他们既无能力、财力，也无精
力组织各种非暴力反抗占领运动。④鉴于此，女性便成为南部老兵在战后初期抵抗北方的利
器，她们的非政治身份恰好掩盖住南部老兵的政治意图。战时，士兵是捍卫南部事业的首要力
量。但就美国内战而言，不同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作为政治事务的战后重建则是内战的继
续。在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妇女则是维系南部邦联文化的“杰出士兵”。
1865 年 5 月，洛克特女士(Julia Lockett)在一封呼吁书中写道:“那颗高贵的心灵与分清善
恶的良心需要来自爱的同情，所有高贵的男士将在我们女人这里找到家。”很快，她的建议得
到呼应，南部妇女热情欢迎返乡的败军将士。一位少女本不愿参加欢迎宴，但她一想到这是为
归来的南部邦联士兵接风洗尘，遂欣然前往。她写道:“我很高兴看见人们款待那些贫穷且遭
受身心创伤的南部士兵。他们的坚韧和忠诚应该获得人们的赞扬。”⑤这类慰问活动有助于减
少老兵们因战败、异性排斥与失去男子气概而产生的忧虑感。面对征服者时，弗吉尼亚妇女则
采取蔑视与刻意回避的姿态。她们纷纷关上百叶窗和房门，避免与途经的北方士兵有任何眼
神接触。外出时，她们也会尽量与北方士兵保持距离，发誓不让北方士兵踏入房间半步。⑥ 苏
姗女士因扯下与侮辱星条旗，被占领当局拘禁一周。⑦ 萨拉特因涉嫌刺杀林肯总统，成为战后
第一位被联邦政府处以极刑的南部妇女。少数女性甚至表示，希望将毙命的北方士兵的颚骨
作为装饰品佩戴于胸前。⑧ 更重要的是，北方入侵与解放黑奴剧烈改变着南部女性的日常生
活规律，威胁着她们在社会中的传统身份，黑奴逃亡也增加了她们日常生活的困难，她们将这
些麻烦都怪罪于“北方佬”。⑨ 女性的内战经历不同于男性。后方女性无法体验战斗兴奋，通
常花费更多的时间思考敌人的罪行，或沉思往事。
此外，战争中的“离乡运动”也影响了南部女性对社会动荡的感知。黑奴将逃离种植园理
解为行使自由的方式，南部女性则认为撤离种植园是一种感知新民族国家建立的形式。这场
运动使过去缺乏自由的她们对政治、战争、军队等事务形成一套独特的解读体系。并且，这种
022220
《东南学术》2017 年第 6 期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Caroline E． Janney，Ｒemembering the Civil War:Ｒeunion and The limits of Ｒeconciliatio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3，p． 45．
Nina Silber，The Ｒomance of Ｒeunion:Northerners and the South，1865 － 1900 Civil War America，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3，p． 7，p． 98．
④ McPherson，James M． This mighty scourge:perspectives on the Civil W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 65．
Gaines M． Foster，Ghosts of the Confederacy:Defeat，The Lost Cause，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South 1865 to 191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 29 － 30．
Trowbridge，J． T． The South:a Tour of its Battle － Field and Ｒuined Cites，a Journey through the Desolated States，and Talks
with the People． Hartford，Conn．:L． Stebbins，1866，pp． 186 － 188．
Benjamin F． Butler，Butler＇s Book:Autobiography and Personal Ｒeminiscence of Major － General Benj F． Butler，Boston:A． M．
Thayer ＆ Co． 1892，p． 418．
Caroline E． Janney，Ｒemembering the Civil War:Ｒeunion and The limits of Ｒeconciliation，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3，p． 103．
Ｒ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nate upon the Ｒelation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Testimony Taken by the Committee，5vols，
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95，pp． 343 － 347．
行为的惊险性塑造了南部文学与战争记忆。① 由此可见，独特的战争经历与对北方的深仇大
恨造就了南部女性的高度忠诚，成为其担任“南部重葬运动”组织者的一张通行证。
二、“女士纪念协会”的建立
林肯遇刺事件加快了“女士纪念协会”建立的步伐。激进的废奴主义宗教人士指出，上帝
已借此宣告战争的第一阶段结束，林肯的和解政策将让位于对南部叛乱分子的严惩之举。②
在部分南部地区，联邦政府还派出士兵阻止当地妇女向南部阵亡士兵的坟墓献花。③ 甚至连
前第一夫人朱丽安·泰勒也受到这股北方愤怒之潮的威胁。一群联邦主义者冲到泰勒女士跟
前，命令她立即取下悬挂在门廊上的南部邦联旗帜。④ 北军士兵们得知噩耗后，每半小时鸣一
次枪以此悼念林肯。帕克写道:“大多数的战友都希望处决这些叛军。林肯去世对士兵来说
是一个很糟糕的消息，我们绝不会忘记此事。现在，再无必要看守战俘，应该将他们统统毙
掉。”⑤ 1865 年，看到两名阵亡于“荒野”战役中的士兵遗骨后，特罗布里奇惊讶万分地问道:
“安葬工作不是开展得井然有序吗?”陪同导游回答道:“他们是南卡罗莱纳州人，这就是不埋
葬的原因。”⑥可见，在林肯遇刺后，对于共和党集团、士兵与多数民众而言，给予摧毁联邦的邦
联阵亡士兵以相同的安葬礼遇是无法接受的。
此外，南部人坚信，每一座排列整齐的北方士兵公墓，屈辱地象征着联邦军队对南部的实
际占领;相反，南部阵亡将士的墓碑才是引领南部实现凤凰磐涅的路标。面对北方士兵的刺
刀，南部人唯有通过重葬邦联阵亡将士的方式，来无声地反抗占领军。显然，重葬南部邦联阵
亡士兵遗骸的艰巨使命就落在了妇女的肩上。⑦
1866 年 4 月，联邦国会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墓制度的联合决议案，把南部阵亡士兵排除在
外。《里士满考察者报》(Ｒichmond Examiner)抗议道:“对于一个企图强行统一的国家来说，这
太荒唐了。即便不能将阵亡的南部士兵纳入国家阵亡者行列，但他们依然是我们的遇难同胞。
照看其遗骸事务上的疏忽将是我们的极大耻辱。”⑧ 1866 年 4 月 3 日正值“里士满大撤离”一
周年纪念日，一名新闻编辑写道:“4 月 3 日绝非欢乐之日，而是值得所有亲历者记住的可怕之
日，无论是北方士兵，当地居民抑或黑人。”尽管面临各种威胁，黑人的庆祝活动依然如期举
行。对此，无计可施的白人只能威胁道，放弃工作参与庆祝活动者将被解雇。⑨ 可以说正是在
黑人对撤离日的庆祝与北方亵渎南部亡灵的双重刺激下，南部妇女加快了组织“民间重葬运
动”的步伐。
1866 年 4 月 19 日，妇女们在里士满城东聚会，宣布成立“奥克伍德纪念协会”。至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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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 年末，在弗吉尼亚州的温切斯特(Winchester) ，为重葬阵亡在当地的南部士兵，妇女们正式建立了第一个“女士纪念
协会”(Ladies’Memorial Association，简称 LMA)。到 1866 年春，“女士纪念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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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数量发展到 328 人。在人性与爱国主义的激励下，林奇堡的妇女将战时的“女士救济医院
协会”改组成“林奇堡女士纪念协会”。1866 年 5 月 3 日，另一些里士满的妇女聚集起来，建立
了“好莱坞女士纪念协会”。组织者麦克法兰表示:“这些阵亡者不仅属于里士满，也属于整个
南部。出于对南部士兵无私奉献的感激，也出于失去他们的悲痛，每位南部人都应担负起对他
们的责任。这些亡灵与南部民众紧密相连，荣辱与共。”①起初，很多纪念组织的名字不统一，
但逐渐采用“女士纪念协会”(以下英语名称缩写为 LMAS)这一名称。尽管这些协会具有共同
动机，但往往各自为政与独立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女士纪念协会”这一名称有可能误导学者对其性质的判别。实际上，在
建立协会的过程中，男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里士满一位年轻的新闻记者自称在“好莱
坞女士纪念协会”的创建、组织与管理中功不可没。② 很多“女士纪念协会”招募年轻老兵，做
一些修建公墓的重体力活。在男性的暗中支持下，妇女们得以将主要精力用在悼念亡灵上。
除少数 LMAS每月举行会议外，多数只召开季度会议或年会。会上，她们很少讨论政治或历史
话题，而是把所有时间都用于商议规划公墓事务上。除男性捐赠外，协会还通过跳舞、义演等
方式筹集资金。在新奥尔良与里士满，LMAS筹集资金达 2 万美元。在奥古斯塔与蒙哥马利，
超过 1 万美元。有时小城镇的协会通过两晚的募捐舞会也能筹集 1 千美元左右。③ LMAS 主
要将资金用于三个方面，即公墓的修建、纪念碑的设立和纪念日的悼念仪式。
三、安葬亡灵与纪念碑的树立
LMAS 建立后，首要职责自然是重葬邦联士兵的遗骨。在弗吉尼亚的彼得斯堡，一位
LMAS成员说道:“这些阵亡士兵的骨架和血肉来自我们的身体。如今，飘荡在我们面前的亡
灵需要一个受到尊重的基督教葬礼。”④葛底斯堡战役后，北方士兵为尽可能将南部士兵的尸
体填满壕沟，踩着死者身体，以搬直僵硬扭曲的四肢。可见，在内战后期，南部阵亡士兵的遗体
很少获得体面之安葬。直到 1870 年代初，数以万计的南部士兵的尸骸仍散布在宾夕法尼亚州
的郊外，有时还会遭到仇恨南部的北方人的亵渎。对此，为把死亡之尊重还给阵亡者，“女士
纪念协会”决定出资将他们运回南部下葬。
负责联邦士兵遗骨再次入殓的韦佛尔保留了葛底斯堡的南部士兵入葬者名册。1871 年，
在他儿子鲁弗斯的协助下，LMAS雇人将挖出的 137 具南部士兵遗体送回罗利，101 具送回萨
凡纳，74 具送回查尔斯顿。⑤ 同年秋，“好莱坞女士纪念协会”联系鲁弗斯，催促他将余下的南
部阵亡士兵的遗骨悉数送回里士满。至 1873 年底，鲁弗斯总共将 2935 具遗体移交给“好莱坞
女士纪念协会”。⑥ 但战后初期，惨遭战火蹂躏的南部极为贫困，甚至连由中产阶层为主体的
“女士纪念协会”也无法付清所欠鲁弗斯的 6000 美元，双方陷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纠纷
之中。⑦在这样的背景下，凸显出南部公民团体在维系集体认同上所起的重要作用。由于资金
缺乏与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LMAS 一直未能实现将所有的南部邦联阵亡士兵遗骨运回
故乡的宏愿。1938 年在挖水渠时，1950 年代在为艾森豪威尔种植花园时，1996 年在暴雨冲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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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轨时，民众均发现遗留在北方土地上的南部阵亡将士的遗骨。事实上，如同人类建造到达天
堂的巴别塔，将所有南部士兵遗骨运回家乡重葬的任务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
安葬地点分为两类，即战场旧址与现存的城区墓地。在温切斯特，当得知一位农民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用犁耕种葬着亡灵的田地时，两位妇女和一位牧师非常愤怒，决定单独开辟一片
墓地。①“建立石墙杰克逊公墓女士协会”的主席范妮·唐宁发布了《致南部女性的公开信》:
“必须牢记，我们属于这样一个性别群体，即我们最后走到耶稣的十字架前，却又是第一个出
现在耶稣墓地上。现在，让我们并肩走向我们国家之子的坟墓。我们要振奋精神，要为这样的
想法而激动。这是我们可以为士兵做的唯一事情。”②1866 年，他们在战场旧址旁购买了一块
地，将阵亡士兵遗骨重新入殓。据统计，他们一共安葬了 2494 名南部阵亡士兵，并在公墓中央
建立了一片无名士兵墓场，随后用石碑或木制的纪念牌标上亡灵所属的州籍，等到条件允许
时，再由各州为他们建立永久性的纪念碑。南部的生者虽因战败未能捍卫州权，但在这片“死
亡之城”里，却让亡灵实现了生前为之奋斗的事业。竣工后，LMAS 将其称为石墙公墓(Stone-
wall Cemetery) ，并于 1866 年 10 月 25 日举行了揭幕式。
LMAS也在生活社区中建设墓园。在“好莱坞墓地”上，里士满公墓管理部门开辟了一块
安葬阵亡士兵的区域。在 LMAS的指导下，800 多名年轻男性用掉一天的时间整理坟场，为阵
亡士兵修筑墓穴。LMAS会员为购买石碑与修建通往墓场的道路募捐。在罗利，LMAS 向奥克
伍德公墓管理部门购买地块后，将其捐赠给市政府，以修建士兵墓地。③ 在这片亲手建造的
“死亡之城”中，南部人表现出某种骄傲。很多 LMAS 吹嘘所建的公墓美观庄严。一位北方人
谈道:“进入南部城市的第一件事就是参观墓地。尽管修建墓地的初衷并不是向来访者炫耀，
但南部人却能在士兵墓地里找到慰藉。”④
一旦形成了整齐有序的士兵墓地，LMAS 组织就开始着手第二项工作，即为阵亡将士修建
纪念碑(The Monument to the Confederate Dead)。早期的墓区纪念碑表达了一种丧亲之痛。无
论在位置选定，还是碑体设计上，人们都能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哀思之情。从 1865 至 1885 年，
在 70%的士兵公墓中，南部人都会设立一座纪念碑，LMAS 通常不会将纪念碑树立在市中心。
正如一位查尔斯顿的历史学者指出，“失去事业”(The Lose Cause)⑤的纪念碑不是一座凯旋
门。⑥ 据统计，75%的纪念碑均是以吻合葬礼的方式设计的。它们就像一座普通公墓雕塑，而
非突出南部士兵的战斗形象。在借用古埃及死亡文化的元素后，“好莱坞女士纪念协会”在公
墓中间建造了一座高 55 英尺的巨大金字塔纪念碑，给人一种强烈的凝重感和神秘感。另一些
协会则选择维多丽亚浪漫风格的墓园雕塑。在萨凡纳，建有一座穿袍服的妇女把手指放在嘴
边的塑像。这象征着一种无声的哀思。然而，大多数的纪念碑为古典方尖碑的形状，顶部通常
放着一个骨灰坛，有些碑体被黑布带缠绕。⑦
四、纪念仪式与“克服失败”
如果说重葬阵亡者与修建公墓设施是将战争记忆具体化，那么悼念演说则赋予了这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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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运动灵魂。在纪念碑的揭幕式上，演说尤为强调“解忧”这一主题。在第一次南部邦联纪念
碑的揭幕式上，南卡罗莱纳州的哈德孙(Cheers，J． H． Hudson)讲道:“在全能上帝的伟大宏图
中，我们很可能成为了他实现神奇计划的工具，尽管方式有些匪夷所思。”①在民间纪念活动的
推动下，“南部邦联纪念日”在 1866 年应运而生，但各州选定的日期不同。下南部地区为 4 月
26 日，即约翰斯顿向谢尔曼投降之日。而南北卡罗莱纳两州则将“石墙杰克逊”的阵亡日选为
纪念日。弗吉尼亚州的一些城市则在 5 月 10 日至 6 月中旬之间挑选一天作为纪念日。就此，
各个地区“女士纪念协会”曾围绕选取日期的正统性展开激烈的争斗。直到 1916 年，十个南
部州才统一规定 6 月 3 日(杰克逊之死)为“纪念南部邦联日”。②
然而，纪念活动并不能让南部人再次挥动那面被征服的旗帜。它只能提供某种终极胜利
的暗示，而非具体的操作计划。南部女性对亡灵的尊重有助于维持她们对男权社会的忠诚。
男性幸存者拿起“女性”这件不具政治性与攻击性的武器，不仅可以隐蔽又相对安全地追忆战
时的集体经历，又能发动一场“精神内战”，继续抵制北方的重建政策。存在悖论的是，在弗吉
尼亚地区，LMAS会员大都未在内战中失去丈夫、儿子、兄弟。弗雷特里克斯堡的 LMAS 领导
者丘(Ellen P ． Chew)的兄弟参加了第 30 弗吉尼亚步兵团，在战争中幸存下来。彼得斯堡
LMAS会员的丈夫佩格兰姆与副主席的丈夫马龙毫发未伤地回到家里。女会员古力克的兄弟
在钱斯勒斯维尔战役受伤后，于 1864 年 2 月因伤残而宣布退役。③ 奥德伍德 LMAS 的入会章
程写道:同情失亲家庭是动员女性之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失亲家庭的前面并未加上“我们”
字样的限定词。④ 因而，从以上两大特征可见，LMAS的纪念活动具有强烈的公共性与政治性。
与其说她们哀悼逝者个体，还不如说她们是借助扫墓活动悲痛南部邦联的灭亡。另据研究显
示，一些悼念者是在铁路公司免费提供交通的条件下，才前往埋葬着毫不相识的阵亡者墓地。
正是通过雇佣埋葬工人，修建公墓与组织庄严的扫墓仪式等形式才使南部邦联的意识形态在
国会重建时期得以维持。
纪念活动展示出了南部对内战的态度。一方面，纪念行为提供给南部人表达悲痛的机会。
另一方面，纪念仪式却具有特定的公共性。通过缅怀阵亡将士，南部人得以保存自认为的、存
在于新近过去的最优秀遗产。事实上，他们对阵亡士兵的参军动机和牺牲精神的赞美是服务
于自我的，也为“失去事业”的兴起与传播提供其平台。例如，“林奇堡女士纪念协会”的组织
者便是南部邦联将军厄尔利的侄女。同时，服务死者有助于减少民众对南部邦联意象的过度
迷恋，也能降低对它的虔诚程度。通过纪念活动，南部人从仪式学的角度承认了南部邦联事业
的死亡。将缅怀阵亡士兵的纪念标志放置在生活和工作圈之外，南部人能够在未来的生活与
已失去的事业之间保持距离。在整个重建时期，士兵墓地是一个举行纪念仪式的公共场所，几
乎不具有明显的政治意涵。方尖碑和石头金字塔成为了南部人告别历史与过去的标志。按照
美国历史学家福斯特(Gaines Foster)的话说，修建纪念碑运动有助于南部人接受战败的事实，
在没有否认南部亡灵的情况下。⑤ 总之，重葬运动及其相关的纪念活动成为了南部人克服失
败和个人损失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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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 语
尽管 1860 年代后期的南部重葬运动主要是宣泄被压制的个人情感的载体，但也具有建构
美国内战意义的性质。一些南部演说者虽然有意识地避免政治性，但已把南部邦联事业与反
对重建的斗争结合起来。自 1870 年代起，尽管大多数北方演说家仍在挥动那件沾满血迹的
“内战衬衫”，但南北地区的“阵亡将士日”也在帮助更多北方人慢慢接受民族团聚的精神。
正是在南部掀起“民间重葬运动”之际，北方才意识到纪念联邦阵亡将士的重要性与规范
性。直到 1869 年，“大共和军”总司令洛根将军才下令所有的北方老兵必须举行纪念仪式以
及为阵亡战友的墓园献花。在大多数北方城市，也会像南部那样组织纪念游行，宣读悼词，齐
唱圣歌以及由牧师和老兵们发表演说。在佐治亚州的哥伦布，卢瑟福(Lizzie Ｒutherford)在一
部德国小说中找到诸圣节纪念过程的具体细节后，建议民众采用类似的方式悼念南部亡灵。
1869 年，一位北方的牧师也主张把阵亡将士节定为美国的诸圣节(American All － Saints
Day)。① 至少在纪念活动上，北方已在有意识地效仿南部。
对于南部白人而言，纪念文化是在来自失败的沮丧与表达集体哀思的需要中慢慢形成的。
到 1890 年代，纪念碑已遍布南部的城市广场、城镇绿地与十字路口，其记忆意义也不断演变。
在以罗伯特·李塑像为代表的南部邦联纪念碑中，其选址与碑体风格的变化表明，以墓园为主
轴的，具有巫术招魂性质的早期“失去事业”已成为历史，一种使用邦联英雄雕像将民众与南
部邦联历史整合起来的新运动方兴未艾。以前属于公墓或南部精英葬墓附属品的雕塑逐渐成
为民众日常经历的一部分，并成为南部人使用公共空间进行政治博弈的缩影。
虽然，由联邦政府出资的重葬补偿与国家公墓的修建给予北方阵亡士兵一种体面的死亡，
但因烈士家属无法到场，这种往往由黑人埋葬部队和少数几位白人军官在南部举行的入葬仪
式缺少像重葬南部阵亡士兵那样独特的代入感与号召力。充其量只能说它的政治意义远大于
所要表达的个人情感。正是这一缺失使北方的“胜利事业”远不如南部的“失去事业”那样感
人与煽情。但最为关键的是，无论是北方阵亡士兵公墓还是南部阵亡士兵公墓，它们均不同于
美国过去的墓地形态。② 内战阵亡士兵公墓具有整齐有序，墓碑与编号统一的特征。重新安
葬在公墓的阵亡将士遗骨与其说表达出一种失去亲人的独有悲哀，还不如说揭示出内战造成
的巨大损失。事实上，殊途同归的南北士兵公墓形态将阵亡将士视为一个统一的死亡与代表
不同于个体死亡的集体。总之，在重新安葬阵亡士兵的问题上，南北社会精英相互效仿。一方
面，南部的“女士纪念协会”模仿国家公墓修建南部阵亡将士的墓地，另一方面，北方老兵组织
有意识地模仿南部纪念阵亡将士日的仪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类似的纪念文化为今后美
国白人实现民族和解奠定了情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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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美国的公墓形态主要以位于教堂外的家族墓群与象征死者重新拥抱大自然的花园墓地为主。这两种墓地均具有
分散与私人哀悼的性质。
